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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11 日，历经 10 余个“封闭管控”的日
夜，江西省婺源县终于迎来了“解封”时刻。人们当
晚燃起烟花，沉寂许久的“全域 3A 级景区”又恢复
了往日生气。江西唯一的全国甲级民宿、婺源厚塘
庄园的创始人李见华在“朋友圈”激动地写道：“久
违的烟火，过年也不过如此，婺源人民用最古老、最
诚信的方式，送走瘟神、庆祝平安……”

常态化疫情防控给提速发展的婺源旅游带来了
挑战。记者从县委宣传部了解到，2021年，当地出台
了《婺源县助企纾困促进文旅产业健康发展暂行办
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文旅产业复苏助力，全年
接待游客 2003.4万人次，综合收入 194亿元，已达到
2019 年历史最高点的 82%和 79%，与 2020 年相比反
弹强劲。

从 1998 年李坑村口简易的停车场开始，婺
源，这个养在深闺的偏远古镇开始了向“中国最
美乡村”的数次跨越。2019 年 9 月，县政府斥资
4.11 亿元完成对婺源旅游股份公司的股权回购，
江湾、思溪延村、卧龙谷等 14 个重点景区不仅重
归政府掌握，也标志着历经“放手民营”“组建集
团”等阶段性跨越后，全县旅游业通过“股权回
购”彻底拧成“一股绳”，呈现门票经济向产业经
济、资源竞争向文化竞争、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
旅游的整体提升。

婺源乡村旅游经历了哪些波折与探索？古村落
的挖掘保护与旅游业发展关系如何？以“篁岭晒秋”

“古宅民宿”“梦里老家”等为代表的“婺源新 IP”蕴含
了怎样的发展理念？现代旅游业究竟如何重构乡
村？请看来自江西婺源的调查。

“先锋游客”发现“中国最美乡村”

婺源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与皖、浙两省交界，公
元 740年便已设县，是古徽州“一府六邑”之一，“茶
乡”与“书乡”的历史源远流长。重庆大学城乡遗产
保护专业张菁博士对婺源境内诸多村落的发展变迁
做过细致研究，指出李坑、汪口、江湾等村均可追溯
至千年以前，各由其“主姓”聚居而成，多为躲避中原
战乱而形成的移民型村落，在明清徽商兴盛期间达
到鼎盛。

“古徽州普遍人多地少，在不利农桑的土地条件
下，婺源人‘以贾代耕’，形成了商业资本支撑土地资
本的宗族居住模式，‘聚族而居’‘山水秀丽’‘文风昌
盛’是这里的特点。”张菁说。

这也为日后“家家是风景，风景在家家”的旅游
业崛起埋下伏笔。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全国各地
的探险者、摄影师、文化学者等“先锋游客”陆续涌
向婺源，《闪闪的红星》《聊斋》等影视剧也相继到婺
源取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
著名摄影师陈复礼。1981 年春，他在婺源走村串
巷、访幽寻古，行摄驻留旬日，在江岭古村拍摄的作
品《天上人间》荣获国际摄影金奖；后来在南昌举办
的个人摄影展上，陈复礼提笔写下“婺源——中国
最美的乡村”，不仅让雾气氤氲的油菜花海、粉墙黛
瓦的徽派古建惊艳亮相，也在一代婺源人心底泛起
了波澜——这个“山阻而弗车，水激而弗舟”的偏远
古镇，终于开始了新的历史叙事。

而被陈复礼“发现”的江岭则成了油菜花景观的
代表。每年3月初到4月上旬，在海拔千米的江岭可
以看到连片的花海从山顶铺散至山谷，高低错落的
梯田如链似带，古树、河流、梯田、农舍、农作物的精
致布局，将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谐完美展现。

“面积大、地势陡、级数多、海拔高的江岭，是中
国四大花海之一。”婺源旅游股份公司党委书记王
晖饶有兴致地说，2019年 10 月，这里的油菜花首次
在秋季绽放，景区也实现了“春游梯田花海、夏观水
墨梯田、秋赏漫山红叶、冬尝年味农俗”的“去季节
化”转变。

“营销宣传、创意活动、文创周边‘三驾马车’的
驱动是江岭走红的法宝，其中广大游客们在摄影、短
视频、写生等私域流量的红利是关键。”王晖介绍，

“在强大 IP的推动下，景区内两个村庄逐渐拓展为民
宿集群，既有老百姓自主经营，也有婺源旅游股份租
赁村里闲置房屋打造，景区通过‘去门票化’经营策
略，带动民宿业的发展和当地农副产品销售，实现农
耕文化的深度体验和传播。”

而放眼全县，这朵被婺源人“玩到极致”的油
菜花种植面积已超过 12 万亩，2019 年盛开期接待
游客 520.6 万人次、综合收入达到 42.7 亿元，创下
历年最高。

在与江岭相隔 40公里的秋口镇李坑村，则是一
派“小桥流水人家”的徽乡情境。在此写生的江西师
大研究生李晓亮表达了对此的痴迷：“书里的古徽州
就是这样吧，高低错落的明清古建很有层次感，适合
创作，原生态的生活场景都留下来了，给人‘沉浸式’
体验。”

“目前全国 700余所高校已与李坑建立合作，每
年接待写生游客达 5 万余人，写生经济每年带来综
合收入逾 5000 万元。”李坑村党支部书记李义泉告
诉记者。

站在村子中央，除了徽派风格的粉墙黑瓦、翘角
飞檐，还有蜿蜒的河溪贯穿全村，数十座石、木、砖桥
联通两岸，与马头墙、青石门、牌楼等共同述说历
史。而在此外表之下，则是古徽州“十户之村，无废
诵读”的精神脉络。李义泉介绍，李氏族人仅“传世
典籍”就留下了 29部，有据可考的文武官员、巨商富
贾多达百余人。无论是“大夫第”“申明亭”“文昌
阁”，还是散落各处的书院、私塾和学堂，都将古徽州
重文兴教的书乡气质彰显之至。

据统计，从唐代起婺源共出“进士”552人，历史
遗迹更是遍布乡野，28个中国传统村落、8个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4100 余幢古建星罗棋布，这里不仅是
徽派建筑的“大观园”，也孕育了徽剧、傩舞、徽派

“三雕”以及歙砚、婺源绿茶等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

旅游业的“返乡之旅”和两次跨越

20世纪 90年代以前，这些村落一直“大隐隐于
市”，而随着游客们的到访，它们纷纷站在了旅游业
的风口。李坑村里年长的村民告诉记者，1998年以
前，外来参观基本都是免费的，私家老宅都可以免费
游览参观、取景拍摄；后来晓起、江湾、汪口等村口都
陆续搭起了小棚开始向游客收取门票。李义泉回
忆：“1998年，李坑村就有一个小小的停车场，村委会
组织村民们搭个栏杆就开始收门票，从最开始的 2
块，涨到后来的5块、10块。”

但零散的业态显然无法满足汹涌的旅游浪
潮。上饶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肖维介绍，2001 年
婺源旅游迎来第一个重要节点，“中国最美乡村”
的知名度在互联网上迅速扩散，游客量激增。为
提高服务能力，解决资金问题，县里鼓励、引导民
间资本参与旅游开发，一时间涌现出包括李坑、彩
虹桥在内的景点 20 多个。县政府提供的数据显
示，2001 年到 2007 年全县游客数量从 24.7 万人次
激 增 至 340 万 人 ，旅 游 收 入 从 5000 万 元 增 至 6
亿元。

这是婺源旅游从粗放的自发经营到民营资本规
模化介入的第一次跨越。

为打造婺源旅游的整体形象，2007年，县里引导
江西三清山旅游集团入驻婺源，将汪口、思溪延村、
百柱宗祠等14个精品景区收购整合，按照一个集团、
一张门票、一大品牌的思路组建婺源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对全县旅游资源进行整合。

这是婺源旅游规模化、资本化的第二次跨越。
随之而来的就是景区规模、游客人数、旅游收入的进
一步提升，并在 2011年前后江湾景区申报“国家 5A
级景区”时达到顶峰。此时的婺源也与安徽宏村、西
递等最早形成了区域性互相促进的耕读文化、田园
风光、古代村落集聚的片区，并与周边黄山、庐山、三
清山、千岛湖等景区形成良性互补，成为区位优势明
显的旅游重镇。

“从最初的‘被发现’到旅游业的两次跨越，一个
个传统村落开始向旅游目的地发生转变。”江西师范

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曾丽和她的团队，
长期关注婺源旅游的发展变迁。在曾丽看来，村民
们的商业启蒙、民间资本的介入、规模化的景区建设
和政府的规划引导，与游客们在主观上对乡村旅游
的向往和体验，共同推动了婺源的重构，“让婺源小
桥流水人家、油菜花田、徽派古建等独一无二的‘地
方性特征’被挖掘出来，承载了人们心中的‘祥和’

‘意境’或‘韵味’，满足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怀
旧、乡愁、故乡的向往。”

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孙若风认为，
乡村山水是乡愁的载体，乡村生态是国人精神原乡
的基点，回归这样的现场有回家般的温暖，而发展乡
村游其实就是将乡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召唤到旅游
前沿。

“乡村旅游既是游客的返乡之旅，也是旅游业自
身的返乡之旅。”孙若风说。

商业开发中的迷途与反思

然而伴随着产业规模急剧扩大，婺源旅游业的
“返乡之旅”走得并不平坦。

“旅游经营与当地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一些
村民擅自在景区乱搭乱建、乱摆乱放，破坏了旅游环
境的整体和谐。”李义泉说。2017年，省级历史文化
名村和国家 4A级景区李坑在复评中面临“双摘牌”
风险。

“游客们到婺源除了对中国最美乡村、油菜花海
的向往，吃、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的诉求同样重
要。”在曾丽看来，“乡愁、怀旧、文化历史带来的是精
神层面的‘高峰体验’，而卫生、方便、整洁、安全等就
是生活层面的‘日常体验’，二者缺一不可。”

曾丽科研团队成员之一、中山大学博士高权对
2002—2021年期间去哪儿网、艺龙网等平台中“驴友
们”的留言进行梳理，其中对李坑的“吐槽”不在少
数，包括“古巷老屋中时不时会冒出几幢水泥房；环
境卫生搞得不好，很多地方洗拖把、小孩小便都在溪
水里；大夫第等景点都是村民在自己管理，堆放了很
多杂物……”

张菁博士也对 2007 年到 2015 年间李坑主街上

的景观变化进行逐年比对分析，她发现商业客栈、餐
馆、店铺一度成为游览线路上的主要景观，不属于徽
州民居风格的历史元素被随意拼贴在临街建筑上，
每家每户都在溪上架起小桥，并加宽驳岸供自家经
营，导致作为核心景观的水道变窄。

“村里主要游览线路是两条沿溪岸的街道，一些
商业化活动都集中在这里，村民外迁、房屋破败，新
建房屋又屡屡插建，原本宗族聚居的乡土氛围破坏
明显；而原来的生活交往中心如戏台、河道等则让位
于主要游览线。”张菁说。

李坑景区的首位承包人叶如煌，曾有多年乡镇
基层工作经验，他告诉记者：“2001年门票收入还不
到10万元，第二年就涨到了100多万元，利益面前村
民们几度‘撕毁’协议。景区的利益分配方式也一变
再变，从最开始承包商为村民交‘农业税’，到后来的
定额分成、再到门票19%、21%的分成，每次都伴随着
围堵景区、关闭整顿的发生；而村子里乱搭乱建、违
章经营的情况也未能根除。”这些因素都成为2017年
李坑濒临“摘牌”的原因。

“古村落游刚起步时规划和管理跟不上，村民们
渴望通过旅游来迅速改变生活的愿望没有得到满
足。”婺源县文广新旅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村民的
利润来源本质上还是地租，将没成本的自家宅基地
等生活资料，变为住宿、餐饮等可以赚取利润的生产
资料，这就导致大量自建、违建经营性房屋的出现。”

李坑村一位村民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自
家搭个小楼经营茶楼、搞个饭店，2010年以前收入 5
万—6万元是没问题的，2010年以后更多，仅靠景区
门票分成和种地还是不够生活，如果不靠旅游搞点
经营，还是要出去打工。”

江湾则是另一番境地。为评选 5A级景区，2011
年前后，景区迎来多次改建扩建，7000万元新建了徽
派牌坊、鼓吹堂、百年邮局、商贸区等12个重点项目，
垃圾箱、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等进行了标准化提升，景
区面积也扩充至 10平方公里。2013年 1月，江湾被
授予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张菁表示，改建后的江湾景区与村民新村、江湾
镇区相邻，呈现景区、住区、镇区的明显区分，其中西
北部为游览区，东南部为村民居住区，七星园、百工
坊里的特色技艺展示偏离了古村落游主题，表演性
质浓重；传统民宅虽保存较好，但由于原住民都已外

迁至新村，失去原本的活力。
“高强度新建开发使江湾景区呈舞台化特征，通

过重新安排的空间场景对景观进行筛选和设计，像
一场精心安排的传统村落‘主题表演’。”张菁说。

这也直接或间接导致2019年江湾景区被江西省
文旅厅严重警告，原因包括旅游景区管理服务水平
尚待提高、文化特色不明显、商业气息过于浓重等。
这也推动江湾景区通过差异化发展，从传统村落游
向“特色民俗小镇”的旅游综合体转型。

2017年11月，县委、县政府再次对李坑村进行长
达 4 个月的关闭整顿，共投入 1 亿多元进行集中整
治，包括河流整治与污水处理、游步道环线、游客中
心、旅游公厕、李坑古村古建恢复等。

“村子里通过了极具特色的村民村规22条，包括
养生河管理、门前“三包”、规范建房等事无巨细的内
容。”李义泉说，“比如把垃圾倒入河中将罚款 1000
元，拒付者直接从每年 2340元的分成中扣除。”记者
也看到，每家每户都把“家训”挂出来自我约束，村史
馆、法治文化广场、德法讲堂等甚至成了新的景点，
困扰多年的“李坑之乱”终于成了“李坑之治”。

“游客具身体验”推动新业态探索

2022年初，江西省“两会”期间，省人大代表、婺
源县委书记徐树斌提交了一份大力支持篁岭创建5A
景区工作的建议，并恳请江西省委、省政府指导篁岭
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争取2022年通过 IPO，以填
补江西没有上市旅游企业的空白。

作为李坑、江岭等之后婺源“第三代”旅游产品，
篁岭能成功走到资本市场门口并非偶然。这个位于
江湾镇栗木坑村东南 7 公里、石耳山脉环抱的古村
落，迄今已有 500多年历史。2014年 9月 29日，刷屏
各大媒体的“500斤辣椒拼国旗迎国庆”场景，标志新
的农俗景观 IP——“篁岭晒秋”的横空出世，连同100
多栋随弯就坡的徽派民居、瞠目远眺的万亩梯田，共
同勾勒出“最美中国符号”。

然而，天然坡度 20°—42°、局部达到 42°—50°的
篁岭绝非“天生浪漫”。曾任村主任、现景区管理者
之一的村民曹钳松说，篁岭可用建设用地极少，“晒
秋”本是“地无三尺平”的无奈之举；雨季还会有滑
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再加上交通不便、饮水困难、农
田荒芜，县里曾数次鼓励村民搬迁，2009年常住村民
已从最初的 186户、600多人锐减至 70余户、320人，
篁岭已徘徊在消亡边缘。

在投资篁岭之前，本地人吴向阳已有鸳鸯湖、卧
龙谷等多个景点的成功经验，他认为“如果不捋顺古
村落产权问题，未来开发过程中就会‘拆古建盖新
房’，导致古村落资源破坏甚至消失。”

2009年，吴向阳与两位投资人共同成立婺源篁
岭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小产权房办证试点和整
村搬迁相关政策，投入 1200万元在山下交通便利的
公路旁建设 68栋徽派小院和 24套公寓，让整村 320
人搬进了户均面积达 200平方米的“新居”。村民们
将原有宅基地使用权置换为安置房使用权，从而与
原宅基地再无权属关系；接着公司通过“招拍挂”获
得全村3.3万平方米建设用地使用权，由此做到产权
清晰、边界清楚，彻底盘活了濒临消失的沉睡资源。

吴向阳介绍，公司不仅将120栋原址民居按照原
有徽派风格修缮改造，也对散落各处、缺乏维护的40
多栋古建筑实施易地搬迁保护，在资产所有权不变
的前提下进行“活化寄养”。“改造和风貌复兴工程共
投资 3个多亿元，投资强度高达每平方米建设用地 1
万元，使篁岭超越江湾镇、李坑村，成为全县古建密
度最大的村落。”

“古村的原生性还得靠本地村民，不仅要恢复古
建，更要有原生态的生活方式，炊烟、浣衣、把酒桑
麻、鸡鸣狗吠……”吴向阳坚信，像“晒秋”这样的日
常农事活动应体现“原真性”，不是为晒而晒的道具
式展示。因此景区邀请当地人返迁复原晒秋、重开
油纸伞坊、聘请老工匠传授“徽州三雕”，集结了一批
村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将傩舞、龙灯、黄梅
戏、徽剧等散落的“民间风情故事片断”整合起来；部
分篁岭村民还受邀返村居住，以呈现“古民居活态博
物馆”。

同时，公司也通过“生态入股”的方式，将村庄的
“水口林、古树”等生态资源纳入股本，村民的果园、
梯田等资源要素进行流转，每年每人可分得 450 元

“资源费”，户均2100余元，村民们在景区从事“晒秋”
“景观维护”等工作还有2000—3000元/月的工资；而
梯田流转则按国家规定的400斤稻谷/亩/年，当地最
有名的“篁岭花海”，就是公司从周边600余户村民租
赁了数千亩梯田打造而成。

“经过原生化的‘发现阶段’，大规模、高强度的
‘标准化’建设阶段，以篁岭为代表的新 IP创造性解
决了土地产权、与民分利和古村落保护等问题，促进
了游客们‘高峰体验’和‘日常体验’的统一。”曾丽认
为，游客们最初“发现婺源”、赋予其新的表征是一个

“地方化”的过程；而商业化的开发浪潮在一定程度
上消解了这种表征，即“去地方化”；而最终还是要在
旅游开发和传统的传承保护中找到平衡，实现“再地
方化”。这就是宏观历史维度上旅游业对一个县域
的重塑。

记者发现，这种影响轨迹也体现在婺源的“古宅
民宿”及“婺源乡宿”品牌打造中。“从最初对古宅进
行简单的修复、保护和经营，逐渐发展到对硬件进行
全面升级、对服务流程进行相应规范来提升游客感
受。”婺源县民宿协会会长刘芳说，“做古宅类民宿没
有情怀不行，光有情怀也不行，设计、修缮和运维等
费用远比现代风格昂贵。这样才能让游客有‘外面
五百年、里面五星级’的感受。”

婺源县文广新旅局副局长陶开伟介绍，自 2011
年第一家古宅型民宿九思堂开业以来，婺源民宿已
超过 900 家，开发出以“九思堂”为代表的古宅度假
型、以“厚塘庄园”为代表的徽文化体验型和以“花田
溪”为代表的乡间野趣型等。目前，到婺源体验民宿
的游客人均停留 2.5天，日均消费 1300元，带动 2万
余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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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甲级民宿——婺源厚塘庄园里的“农事体验”。
刘芳 摄

二十多年前，

江西婺源开始从一

个偏僻县城向“天

下谁人不识君”的

旅游重镇跨越，旅

游业的迅猛发展将

油菜花海、徽派文

化、非遗民宿等元

素呈现于世，同时

过度商业化、传统

破坏、利益纷争等

问题也浮出水面。

伴随乡村旅游的波

折与前行，县域经

济的发展与重构悄

然实现。

“李坑之乱”变“李坑之治”。 婺源县农业农村局供图

2014年，“篁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符号”。 婺源县农业农村局供图


